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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劣币驱逐良币

政府采购阻断了图书
馆原来自发采购的经济腐
败，但腐败转移到馆配商。

从出版社到中间批销
商到图书馆，层层利益渗
透。民营书商控制了二级大
学，各地的技术学院、师专
扩招，学生多了，图书配备
的门槛越来越低，彼此形成
利益共同体。

令上海译文出版社的
副社长赵武平郁闷的是，全
国有35万家图书馆，他们
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过去
进图书馆5000册没问题，
现在进不了100本，甚至干
脆一本也不进，都是‘馆配
招投标’闹的”。外国文学书
版税、翻译费再加上纸张和
装帧讲究些，成本高，“进了
会赔钱”。

最先死亡的是各地古
籍出版社，接着是文艺出版
社，现在名家名作销售不到
5000册，两年方能回款，等
于亏损了。很多文艺出版社
无奈向“青少年类”和“养生
类”转型。教科书减少了鲁
迅，他们就做鲁迅箴言中学
生版，中小学晨读本、晚读
本，经典书插图本、连环画
本、新概念连环画本，零售
和馆配都命中率高。
劣币驱逐良币。好书被

挡在图书馆外，而大量垃圾
书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直到现在，宋一柯心里

有一种“共犯”的内疚，尽管
没得一分钱。他坚持让收废
纸的直接把“垃圾书”拉走
了，他希望它们灰飞烟灭，
别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
儿。

(文中袁彪、宋一柯为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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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劈两半的高价畸形书

9月初，宋一柯接到出版社通过
物流公司运来的20大包样书，他吃
惊地发现，自己写的一本书居然摇
身一变成了薄薄的两本书，上下册。
掂在手里，轻飘得不真实。整个书也
比正常的小一号。纸张粗劣，装订歪
斜，简直像小学生练习册。

这是书吗？他笑了起来。再看
定价，两册55元。原稿不到20万
字，却在版权页上标注“40万字”。
这么完全离谱的定价，卖给谁？

宋一柯觉得很奇怪。编辑说，不走
“市场”，“5000套全下到图书馆了。”
那20包的500套书是给他顶稿费的。
编辑让宋一柯把书再运给他，发到
图书馆里给他“变现”。

给宋一柯做书的“市场编辑”
袁彪，凭灵敏的嗅觉，是2004年最
早转向给图书馆供书的书商之
一，行话叫做“馆配”。

馆配业务和上世纪末开始的
全国“普九”、“双基”达标息息相
关。据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都
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
备图书馆，不达标者，一票否决。
于是，全国各省、市、县政府都

设立了中小学馆配图书招投标中
心，由政府掏钱替学校配备图书馆。
据统计，地方大学图书馆一年一般
300万元的采购经费，到了“211工
程”验收时，会增加到400万元。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刘兹
恒注意到，某所大学招标委员会
是由图书馆馆长、财务处处长、审
计部门主任、物资处负责人等组

成，图书馆采购人员只占了五分
之一，“领导们”不熟悉图书馆资
源，往往会把价格摆在第一位。

为了抢这个大蛋糕，全国581
家出版社有250家左右在北京设
立办事处。袁彪负责的这家外省
出版社的驻京办，每年能出700本
书，全都投到了火热的馆配市场。

“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

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

利益争夺之下，不少地方，校
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
局，甚至有些教育局都没权选书，
让转战南北投标的袁彪惊叹的
是，“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
在管进书那点小事。”每次招投标
回来，袁彪都能带回许多“秘闻”。
有一个主管购书的县教育局副

局长出差了，另一个副局长就趁机
把“事”给办了。“事”还没完，那个副
局长回来了，说，不行，这事是归我
管的，得重新招标，结果，他给了另
一人，两个副局长从此结仇。
袁彪有一次在一个县中标了，

但最后退出来了。他给的价格是10
万元，县教育局长当场就不高兴，
“别人最低报价都15万元，你怎么才
10万元，是不是盗版书？”他找到县
财政局副局长兼招投标中心主任，
主任给教育局长打电话，招投标的
结果是合法的，必须执行。后来，袁
彪给教育局长打过几次电话，局长
说，“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毛病。”袁
彪也心虚，不敢保证没一点问题。他
估计局长收了别人至少5万元回扣，
他不敢多纠缠，交的1万元投标押金
也没拿回来。

各地都在走“程序”，但“潜规

则”暗涌。他听到一个常务副省长给
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让他把某某
的书关照一下，他很佩服同行的“运
作”能量。
2007年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普

九”结束，除个别省区允许延迟到
2010年。有的出版社感叹“没戏了”。
袁彪很快发现又和其他政府采购项
目接上了。
国家十一五期间，要建设20万

个“农家书屋”，目前大约已有10万
个。农民也不是全看种菜、养牛的
书，还要开阔眼界，在甘肃农村，20
年前十几卷本的昆德拉，变成了三
本乡村版“压缩包”。除此，还有“工
人书屋”、“警察书屋”涌现。

一些官员趁机“权力寻租”。
比如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有个推荐
书目，要求各省地方书目不得超
过30%，但地方保护主义力求拓展
地盘，一些地方领导挂名“主编”，
有的出版社农家书屋的书一印1
万本，利益所得与“领导”分成。

因为在招投标中地方政府把
折扣压得很低，一般为五折，甚至
低于四折，馆配商为了挤出利润
空间，向出版社压折扣，好书成本
高，折扣低了会亏钱，出版社纷纷
把滞销、压库的书提供给馆配商。
“农村、中西部中小学图书馆和农
家书屋，拉动了各个出版社库
存。”袁彪说，“全国各地同时‘普
九’、‘双基’达标，成了书商们欢
腾的节日。”
袁彪很清楚，招标时折扣压那

么低，书就只好弄成了“残废”。建筑
造价低于底线会有豆腐渣工程，图
书折扣太低催生了“垃圾书”。

国家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

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一个领导给一个县

委书记打招呼，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甚至有些官员还因招投标掐起了架。

好书被挡在门外，“下三烂”书登堂入室，权力和利益之手搅乱了图书馆，污染了书。

一处“农家书屋”，几名读者在看书。 CFP供图


